
                                                            自選章節_醉夢長距離行走 

1 
 

〈為什麼不提早紮營〉 

 

你以為婆說婆有理，對方不支持就是不愛了，你繼續趾高氣昂下去吧！殊不知

命運令你不得不低頭。 

 

＊ ＊  ＊  ＊  ＊ 

 

    伴侶相偕共行看似浪漫無比，然而多數時刻，單一關係的經營卻實在需要

耐心。墨蕾特別珍惜這趟旅程，只因平時在東島，即使和貝銘同住一個屋簷

下，然而各忙各的，直到夜裡爬上同一張床，有時聊沒幾句就睡著了。在這裡

不一樣，因為除了走路、吃飯、紮營和睡覺，就沒別的要做了。他們於是擁有

大量的時間相處與對話，儘管多數時候是墨蕾分享，但夠輕鬆時，貝銘會回

應。這對他們彼此來說，至關重要。 

    「愛」是變幻莫測的東西，戒指或花環都只是理想的象徵。細究愛本身，

若沒有持續交流理解，難以追蹤流變，有時是對方變了，有時是自己變了，愛

不可信仰，只能經營。 

    然而兩人的差異卻那麼大。墨蕾擁有高敏感知覺、隨心所欲、重視自然環

境；貝銘則腳踏實地、按部就班、關注營地實務和里程進度。這天天氣晴朗，

一早才出發 15 分鐘，就遇有開闊景致的山頂，墨蕾坐下看望對面群山，用吃掉

一條花生巧克力棒的時光品嘗陽光的安靜，嘆了一口氣，說：「幸福其實很簡

單。」後頭站著的貝銘卻低低回應了：「走到這裡並不簡單哪……」 

    墨蕾轉頭，看著貝銘笑了，她躺下看著藍天與晨風中搖擺的樹，遠方有雲

海陪伴。她喜歡這裡，知道不遠處的林子裡即有營地，難得遇到好天氣好地

點，她想像在林子裡呆坐、漫走和寫字一天，多好。和貝銘提議不如提早紮

營，貝銘卻否決了。 

    才開走 15 分鐘欸……他都還沒暖身，墨蕾就想紮營？貝銘沒法自在應對墨

蕾各式跳脫計畫的突發奇想，這麼早紮營，一整天要做什麼？明天是不是要為

此多趕路？ 

    墨蕾自知突然，多解釋幾句仍無法達成共識，她了解貝銘的性子，只好按

耐住衝動，背包上肩繼續往前。她有不滿，但沒有說。山徑途中，樹林間閃爍

變幻的光線與流動萬千的顏色移轉了墨蕾的注意力，秋日的森林真美！她錯過

的遺憾被自然慰問了，卻耿耿於懷於貝銘不能理解她的需求，而將其解讀為任

性。 

    有一種旅程是這樣子的，風光明媚鳥語草香、地勢路況恰如其分、而且氣

溫宜人，只是人不和。人若不和，再天時地利皆枉然。即使墨蕾為樹林間萬花

筒般的光芒讚嘆，秋日轉色的葉子充滿各種調皮與創意，她仍無法否認內心並

不平靜，這使得她難以盡情享受自然之美，憶及過往貝銘一逕沉默的固執，她

知道自己的妥協並沒有被看見，愈想愈不平。一路兩人皆各走各的，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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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在抵達預定目的地的庇護所前一英里處，是一片寬敞的林子，正是個平坦

的營地，墨蕾躺在林間落葉堆之中，望著上方搖曳生姿灑落點點金光的樹林，

葉子懂得飄落，但她放不下，也許一路都在忍耐，讓墨蕾宿營地搭帳的渴望變

得強烈，又或她真的希望貝銘能讀懂她的需求。在貝銘如廁歸來後，墨蕾問貝

銘，此處營地和下一個庇護所，他要住哪裡？貝銘選擇後者，這令墨蕾更不

悅，貝銘忙解釋此處距取水點較遠不方便……墨蕾才發現，事實上住哪裡或許

沒那麼重要了，她難過的是，她親愛的旅伴未曾將她一整日的期盼置入考量。 

    墨蕾心灰意冷，她沒有跟貝銘大吵，不想兩人浪費精力在這上面，氣氛已

經夠僵了，以貝銘封閉的性格，吵開來不會更好。只是她堅持要住營地的選擇

顯得不明智，委屈配合也沒被珍惜。墨蕾愈想愈氣，繼續行走，一團烏黑堵塞

在胸口，兩人相隔的那段距離像一個動態的巨大凍結體。待終於走到計畫中的

庇護所時，一股濃稠墨黑的情緒籠罩著兩人，冰冷且鋒利。本有另一位年輕男

子坐在庇護所內休息，因墨蕾和貝銘的到來，弔詭森冷的氣氛讓他自覺不妙，

默默退場。 

    吵、架、了。 

    不，他們沒有吵，只是冷戰。冷戰何其嚴酷。 

 

＊ ＊  ＊  ＊  ＊ 

 

    事實上，這預定目的地的庇護所條件極好，寬敞明亮，森林環繞，前方還

有大片腹地可以使用……這庇護所條件愈好，墨蕾就愈不服氣，即使先前貝銘

曾開口提及再繼續往下走半英里多即可到一個防火塔，那裡有三百六十度好展

望，也可紮營。但來不及了，墨蕾不想再走了，說什麼都已經無效，不過是想

要一個可以好好發呆、生活與寫字的營地，不行嗎？這個渴望始終沒受到尊

重，墨蕾開始鑽牛角尖，她發現都是她的問題，她跟自己過不去，也跟貝銘過

不去，即使今日有好處所可以歇腳，心情還是惡劣極了。 

    貝銘拿墨蕾沒辦法，午後的森林微風有光，楓葉都紅了，兩人世界卻無比

冷淡，他們各做各的事，貝銘去取水、墨蕾曬外脹；貝銘煮熱茶、墨蕾洗手

帕；貝銘去撿柴、墨蕾蒐集乾葉折細枝……即使互不搭理，默契仍在。那些難

以言說的，就用實務的營地工作去沉澱去釋出，如此勞動好一段時間，墨蕾一

個抬頭，貝銘站在對面，他略微生澀地張開雙手，顯得有些笨拙──這是一個

驚人的改變，若不了解貝銘，不會知道這樣的身體語言對他來說有多罕見。墨

蕾呆了呆，一股柔軟自心底湧生，鬆動了她的痛苦，她考慮別過眼不視，但她

沒有，攜手相偕走到這麼遠，他們只有彼此，一直僵下去好煩好累，墨蕾臭著

一張臉，身體僵硬地走上前，沒有張開雙手，但她將身體的重量交給貝銘，頹

倒在他身上──兩個人終究是，擁抱了。 

    擁抱的幾秒鐘，墨蕾感覺身上有個枷鎖「喀啦」一聲打開了。才知用一整

天的時間來對抗對方，是對彼此都殘酷的刑罰。她抬頭，夕照的金光斜斜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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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穿過森林映照在他們身上，四處滿佈金幣也似的希望。 

    擁抱過後，墨蕾發現自己瞬間輕盈許多（應該要早點抱的），像多了一雙新

的眼睛重新看望周遭。黃昏將至，橙金色的陽光讓山槭更紅、紅楓更豔，一陣

大風吹過，楓葉片片如雨下，若非身歷其境，墨蕾真會錯以為這是什麼浪漫的

電影場景！就那一眼，專心跟隨一片落葉翩翩飄落，細看那片葉子飛翔的姿

勢，身體跟著放鬆跟著飄遊，與自然交流的秘密，就在這個當下。 

    何其有幸，置身其中，被風神與森林眷顧。 

    可若不是，若不是願與貝銘和解，墨蕾可能還被凍結在自己打造的僵局

中。對抗了一整天精神已疲勞，儘管備好理好了柴，墨蕾卻找不到力氣生火

了……她只想在落日餘暉中寫字、塗鴉、補綴頭巾。說也奇怪，此刻貝銘從那

頭走來，手上握著一個火柴盒，蹲到柴堆旁，他決定生火的樣子，令墨蕾的臉

閃現一抹溫柔。 

    放過自己與他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否則，風光再美也與你無關。 

    親愛的小火苗，好久不見。這個秋天的顏色好精采，自嫩青、深綠、淺

黃、泛紅、到深褐……天地間充滿轉換的力量，他們所屬的東島位於星球的亞

熱帶，沒這麼明晰廣深的秋意。風又起，整座森林說好齊齊葉落，天空颯颯作

響，多少紅葉這樣罷手了枝條，落地成塵，神秘堆疊著什麼訊息，墨蕾環顧四

面的紛飛若雪，萬紫千紅間只覺一股深刻的幽靜撲面而來，就這樣被天地折

服。承認自己經常粗淺愚痴，而只能默默行住坐臥，汲取信息。 

    他們並非來取經，經卷卻隨風朝他們飛來，無聲無息、無影無蹤。也就是

這樣的魔幻時刻，能協助墨蕾看清楚多一點，關於她的名字、位置、身分、以

及對過往的釐清。這才發現這庇護所有多麼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除了明亮寬

敞、開闊的森林外，其水泉之豐沛純淨，也前所未見。 

    「碰！」一聲巨響，響徹四方，嚇到了墨蕾。這什麼？槍聲嗎？貝銘轉

身，望向聲音來源處，那是庇護所上空。這聲響如當頭棒喝，瞬間讓墨蕾從如

夢似幻的境界中回到現實，就像東島經典功夫電影正出神入化之時，突然間殺

出了像小丑一樣的鬼臉，「碰碰碰！」連三響，簡直莫名其妙，墨蕾蹙眉，轉身

與貝銘面朝同一個方向。 

    「是栗子！」貝銘莞薾，快速抓到兇手。 

    「什麼？」墨蕾一下沒能會意過來。 

    「栗子掉到屋頂上。」。貝銘悶哼，彷彿在笑。 

    墨蕾這才恍然大悟，庇護所旁有株老栗樹，幾陣風之下，把栗果吹落，掉

在碩大堅固的屋頂上，才發出砰然巨響。 

    像小丑一般惡作劇，大自然真是太幽默。墨蕾開始懂得輕鬆看待，這一切

看似詭譎實則簡明的探掘過程，高潮迭起。 

    晚餐一般簡單，是奶油義大利麵快煮包，路走多了，兩人食量日益增大，

這天貝銘多下一塊乾燥泡麵，像為和解慶祝似的。結果竟還不夠，探探背包，

再下些許麥片，最後墨蕾連喜瑞兒都拿出來吃了，默默承認精神的耗損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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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尋常的飢餓。好在還有薑汁山粉圓的點心，山粉圓是東島特有的食材，在

這裡異常珍稀，暖暖的宵夜下肚，墨蕾才感到滿足。 

    火光豔豔，在暗沉夜色下鮮紅地顫動，貝銘主動坐到墨蕾身後，為她按

摩。墨蕾嘆息了，她闔上手上的本子，放下記事的筆，抬頭看到森林上空的星

子，在宇宙看不見的深處閃爍顫動，低頭，前有火光，火心豔紅，一閃一閃如

體內跳動的心臟，那是生命的起源、森林的秘密，當地上也有星星。 

    天上有星星，地上也有星星。墨蕾想起今日稍早走路時行經的山徑，中間

有一段兩側為矮灌木叢，夾道相迎，它們的枝枒把山徑圍得如拱門一般，深長

恰如隧道，走在其間，像被輕輕托起，兩側是深深的翠，翠到盡處，便成墨綠

的黑。所以地上斑斕的陽光點點成為指引，閃閃發亮且陰涼，耐人尋味，那指

引和現在周遭飄散的火星、柴堆中的炭心，多麼相似，地上也有星星──只有

願意走入深沉暗影，無論是有形地貌又或無形的情緒，才能看見。 

    「星星」只是其名，你聽過這名字，輕而易舉說出，卻不代表你真的知

道。星星的樣貌，包含無邊無際的宇宙。名字的重量，深不可測。 

    而墨蕾便是如此，慢慢摸索，認識各種名字的：認識「星星」、認識

「愛」、認識「秋天」、認識「森林」……包含自己的名字，在每日每夜的經過

中，採集、辨識、與重新照見，開展每一個名字的面容，並深深被此滋養。 

 

＊ ＊  ＊  ＊  ＊ 

 

    是夜，暴風雨來襲，雷聲隆隆、大雨傾盆，夜半墨蕾睜開眼，底心驚詫不

已，這狂風暴雨是怎麼回事？她驀地明白為何她自始至終就是沒法成功選擇哪

個營地，貝銘要依了她，不論待哪個營地都將淒慘落魄。空氣異常冰冷，第一

次她將睡袋拉束起來，封罩自己，沒什麼生命擋得住這天旋地轉的癲狂，她暗

自慶幸讓自己更警醒。 

    黎明時分，風雨漸歇，墨蕾難得率先起床，離開溫暖的被窩，瑟縮著身子

準備早餐。風大到她只得將爐具帶到床邊炊煮，有庇護所真好！她想為貝銘煮

早餐，一杯溫暖的熱可可、一碗黑糖麥片粥，獨醒煮食的時光像短暫的僻靜，

顧著爐火，看黯沉天色如何自灰暗轉而為明，如同自己。 

    貝銘起床了，他很開心，吃得津津有味。 

    兩人結伴去廁所，一路上滿滿都是新葉，地上、石頭上、水窪上、屋頂

上……天地才剛洗牌完畢，放眼所見之處，滿是離散落葉，歷經劫數，仍在癱

軟。凌亂飛散、發狂嘶吼之後，死亡與新生遍佈，仍舊是，一片天地。 

    庇護所內，他們安安靜靜打理好背包。上路時，陽光就出來了。 

 

 


